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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祖
藍
為
湖
南
衛
視
做
︽
百
變
大
咖
秀
︾
的
嘉
賓

評
判
，
同
場
示
範
其
扮

本
領
，
大
受
歡
迎
，
令
節

目
有
突
破
性
收
視
，
好
成
績
會
不
會
鼓
勵
祖
藍
到
內

地
去
開
騷
？
內
地
開
騷
，
香
港
開
劇
，
他
如
何
分
配

時
間
，
他
這
麼
忙
，
李
亞
男
有
投
訴
他
沒
時
間
陪
她

嗎
？
他
們
可
有
結
婚
計
劃
？

王
祖
藍
在
節
目
裡
扮
陳
奕
迅
和
張
學
友
，
﹁
我
模
仿
他

們
唱
歌
外
，
亦
大
爆
他
們
的
秘
密
，
例
如
為
何
張
學
友
唱

歌
一
定
要
用
蘭
花
手
，
主
要
以
搞
笑
為
主
，
我
又
唱
了

︽
祝
福
︾
和
︽
浮
誇
︾，
原
來
觀
眾
都
很
喜
歡
︽
浮
誇
︾
粵

語
版
。
﹂

參
與
扮

比
賽
的
都
是
演
藝
界
中
人
，
來
個
模
仿
大
比

拼
，
﹁
嚇
了
我
一
跳
的
是
葉
童
也
來
比
賽
，
她
是
兩
屆
金

像
獎
影
后
，
我
評
分
時
要
額
外
留
神
，
葉
童
扮
梅
艷
芳
，

並
唱
出
她
與
梅
艷
芳
合
作
過
的
電
影
的
主
題
曲
︽
親
密
愛

人
︾
，
以
表
對
阿
梅
姐
的
懷
念
。
結
果
全
場
觀
眾
都
哭

了
。
﹂

遲
些
他
的
兩
位
好
兄
弟
阮
兆
祥
和
李
思
捷
也
會
去
參
與

節
目
演
出
，
暫
時
仍
在
度
檔
期
中
。

﹁
你
扮
陳
奕
迅
和
張
學
友
，
不
怕
他
們
不
高
興
嗎
？
﹂

﹁
不
怕
，
在
香
港
我
們
也
是
這
樣
扮
這
個
扮
那
個
，
事

前
都
不
會
打
招
呼
，
不
過
陳
奕
迅
很
好
，
他
之
前
因
腳
傷

住
院
，
看
到
我
們
︽
福
祿
壽
︾
特
備
節
目
，
他
打
電
話
給

阮
兆
祥
讚
我
們
，
說
看
得
很
開
心
很
搞
笑
。
﹂

要
到
湖
南
衛
視
做
節
目
，
另
一
方
面
祖
藍
正
在
香
港
拍

︽
老
表
，
你
好

！
︾，
這
個T

V
B

的
電
視
劇
由
王
祖
藍
執

筆
，
他
更
邀
請
了
王
菀
之
參
演
，
體
力
腦
力
同
樣
勞
動
，

李
亞
男
可
有
投
訴
他
沒
時
間
給
她
？

祖
藍
笑
說
：
﹁
她
回
加
拿
大
探
親
，
我
們
各
有
各
忙
。
﹂

﹁
幾
時
結
婚
？
﹂

﹁
我
打
算
今
年
，
我
明
年
儲
足
錢
夠
付
首
期
便
買
樓
，
要
結
婚
先
要

有
瓦
遮
頭
。
﹂

不
過
現
在
祖
藍
發
現
內
地
觀
眾
愛
看
他
搞
笑
，
他
想
在
內
地
開
扮

騷
，
如
果
成
真
，
首
期
絕
不
成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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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王祖藍：儲首期買樓結婚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去
了
兩
趟
同
里
。

同
里
一
直
在
夢
繞
中
。

第
一
趟
去
同
里
，
是
兩
年
前
，
上
海
的
朋
友

說
，
他
派
一
輛
車
給
我
，
讓
我
去
同
里
走
走
。

江
南
水
鄉
之
中
，
曾
去
過
周
莊
，
遊
人
很
擁

擠
。這

是
畫
家
吳
冠
中
最
早
發
現
的
勝

，
並
把
她
入

了
畫
、
寫
了
文
字
。
從
此
周
莊
的
名
字
，
不
脛
而

走
，
傳
遍
了
海
內
外
。

大
抵
在
七
年
前
，
美
國
的
一
位
年
輕
學
者
到
上

海
，
恰
巧
我
也
出
差
到
上
海
，
相
約
跑
一
趟
周
莊
。

那
天
去
時
只
見
遊
人
如
織
，
我
們
穿
窄
巷
、
過
短

橋
，
在
小
河
盪
舟
；
在
垂
柳
下
拍
照
；
在
小
酒
坊
的

幡
旗
下
留
影
；
在
臨
河
畔
喝
土
酒
、
吃
土
菜⋯

⋯

這
次
周
莊
行
，
一
直
保
存
在
記
憶
之
河
中
的
一
個

驛
站
，
微
漾

漣
漪
，
令
人
低
回
不
已
！

朋
友
說
，
同
里
比
周
莊
嬌
小
，
也
玲
瓏
，
最
要
緊

的
是
商
業
味
不
重
，
保
存
了
舊
時
風
貌
。

對
於
名
勝
，
舊
的
總
是
好
的
，
已
翻
新
的
，
大
都
是
人
造

的
，
仿
建
的
多
，
新
與
假
往
往
成
了
孿
生
兄
弟
，
太
不
可
愛

了
。同

里
真
的
很
秀
美
、
很
淳
真
，
只
有
一
百
三
十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五
萬
多
。
小
而
精
，
加
上
內
蘊
值
高
，
才
會
令
人
回
味
！

說
她
內
蘊
值
大
，
因
同
里
小
鎮
，
有
十
五
條
小
河
，
河
道
縱

橫
交
錯
，
分
割
出
七
個
小
島
。
島
與
島
之
間
，
由
四
十
九
座
橋

連
接
，
恍
如
棋
盤
。

鎮
外
四
面
環
水
，
鎮
內
戶
戶
臨
河
，
家
家
通
舟
，
好
一
幀
水

上
人
家
的
畫
意
詩
情
。

別
小
窺
地
方
狹
小
，
曲
徑
能
通
幽
，
小
巷
小
園
小
橋
特
別

多
，
真
要
穿
街
入
巷
，
遊
遍
園
林
，
細
賞
每
一
個
景
點
，
恁
地

三
天
三
夜
也
走
不
完
！

第
一
趟
，
我
們
專
走
水
路
，
乘
街
渡
，
走
小
橋
，
已
累
得
氣

咻
咻
的
，
最
後
便
揀
了
一
處
臨
水
榭
的
小
茶
館
，
我
們
在
小
茶

館
的
騎
樓
上
御
風
品
茶
。

一
甌
龍
井
入
品
，
環
顧
眼
下
的
白
牆
烏
瓦
的
平
房
、
瑩
綠
綠

的
河
水
，
和
在
垂
柳
劃
過
的
小
船
，
與
船
頭
昂
然
佇
立
的
魚

鷹
，
大
有
不
知
道
﹁
今
夕
何
夕
﹂
之
慨
！

同
里
的
可
愛
之
處
，
她
是
穿
過
漫
漫
歲
月
的
隧
道
而
來
，
仍

不
失
昔
日
的
風
采
，
她
處
於
澤
國
河
網
之
中
，
卻
因
地
處
僻

靜
，
而
少
了
兵
燹
之
災
，
在
悠
悠
歲
月
的
風
霜
下
，
遺
下
仍
然

是
錯
落
有
致
的
舊
時
景
色
！

﹁
同
里
﹂
這
個
名
字
，
便
很
有
泥
土
味
，
也
可
以
說
有
鄉
土

味
，
有
舊
時
明
月
的
韻
味
。

在
呷
茶
時
候
，
茶
館
館
主—

—

一
頭
花
啦
啦
白
髮
的
老
伯
，

侃
侃
而
談
同
里
的
歷
史
沿
革
，
趣
味
盎
然
。
　

同
里
鎮
，
為
江
南
六
大
名
鎮
之
一
。
位
於
太
湖
之
畔
古
運
河

之
東
。
她
建
於
宋
代
，
至
今
已
有
一
千
多
年
歷
史
，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水
鄉
古
鎮
。

同
里
的
名
字
，
雅
致
、
動
聽
。
唐
朝
起
的
﹁
富
土
﹂
的
稱

謂
，
祛
除
了
俗
氣
。
﹁
富
土
﹂
後
改
為
銅
里
。

宋
代
又
將
舊
名
﹁
富
土
﹂
兩
字
相
疊
，
上
去
點
，
中
橫
斷
，

拆
字
為
﹁
同
里
﹂，
沿
用
至
今
。

據
清
嘉
慶
︽
同
里
志
︾
記
載
，
從
宋
元
明
代
起
，
同
里
已
是

吳
中
重
鎮
。
由
於
她
與
外
界
只
通
舟
楫
，
很
少
遭
受
兵
亂
之

災
，
便
成
為
富
紳
豪
商
避
亂
安
居
的
理
想
之
地
。
同
里
名
字
的

變
更
，
也
可
窺
於
當
地
老
百
姓
不
尚
張
揚
、
蘊
藉
而
不
露
的
傳

統
觀
念
。

同
里
比
周
莊
小
，
後
者
已
徹
底
淹
沒
在
商
旅
之
中
，
只
有
同

里
，
還
葆
有
舊
時
風
月
，
所
以
也
更
令
人
神
馳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一
︶

玲瓏的同里
彥　火

琴台
客聚

看
報
上
大
大
幅
廣
告
，
一
家
專

賣
江
浙
食
品
鹹
肉
、
大
閘
蟹
之
類

的
專
門
店
子
登
出
大
大
五
個
廣
告

字
眼
：
﹁
當
造
黃
油
蟹
﹂
每
隻
超

過
五

售
一
百
八
十
元
正
。

筆
者
一
看
便
生
疑
竇
，
﹁
咦
？
專
產

大
閘
蟹
之
江
浙
也
產
黃
油
蟹
？
黃
油
蟹

乃
廣
東
南
粵
海
濱
汕
尾
及
珠
三
角
鹹
淡

水
青
蟹
之
病
態
特
產
，
日
前
阿
杜
在
此

為
文
說
過
。
南
粵
海
濱
之
飽
滿
母
蟹
上

沙
灘
產
卵
被
驕
陽
暴
曬
以
致
渾
身
膏
卵

被
曬
溶
了
，
形
成
胎
死
體
內
散
滿
全

身
，
而
成
為
﹁
黃
油
蟹
﹂。
江
南
陽
澄

湖
、
太
湖
區
盛
產
﹁
清
水
大
閘
蟹
﹂
缺

少
漫
長
炙
熱
沙
灘
，
何
來
所
謂
﹁
當
造

黃
油
蟹
﹂
？
大
閘
蟹
向
來
只
聞
有
﹁
六

月
黃
﹂
和
﹁
九
月
圓
臍
十
月
尖
﹂
之

分
，
可
見
傳
統
江
南
食
品
店
之
﹁
當
造
黃
油
蟹
﹂

是
借
售
粵
蟹
而
賣
，
算
是
半
冒
充
貨
色
也
。

不
錯
，
南
粵
青
海
蟹
充
卵
﹁
當
造
﹂
季
節
是
農

曆
正
、
五
、
九
三
個
月
，
端
午
節
後
之
五
月
正
是

黃
油
蟹
盛
產
﹁
當
造
﹂
之
時
，
因
此
如
﹁
鴻
星
﹂

等
著
名
吃
蟹
之
店
，
每
年
此
際
便
推
出
黃
油
蟹
應

季
，
想
不
到
如
今
賣
大
閘
蟹
之
江
南
名
店
也
來
個

混
水
摸
蟹
。

因
為
黃
油
蟹
﹁
可
遇
不
可
求
﹂
列
貴
價
食
物
，

動
輒
數
百
元
一
隻
，
利
字
當
頭
有
人
乘
機
混
水
摸

蟹
也
毫
不
出
奇
了
。

四
、
五
百
元
吃
一
隻
五
六

重
之
黃
油
蟹
，
在

下
實
在
也
捨
不
得
，
正
如
有
些
富
豪
五
六
千
元
吃

一
隻
三
頭
吉
品
網
鮑
，
阿
杜
只
能
列
之
為
﹁
非
我

族
類
﹂。
不
過
據
知
吃
海
蟹
也
一
樣
有
幾
千
元
一
隻

的
，
有
些
傳
統
潮
州
菜
名
店
專
賣
高
級
﹁
蟹
飯
﹂，

一
隻
半
斤
至
一
斤
重
之
南
海
大
花
蟹
︵
烚
熟
放
凍

而
賣
謂
之
蟹
飯
︶，
若
食
客
矇
查
查
沒
問
明
售
價
，

結
賬
時
，
這
隻
凍
蟹
原
來
賣
五
千
元
，
也
非
奇

事
。
有
如
傳
說
某
些
廣
東
幫
名
店
一
碗
陳
皮
紅
豆

沙
收
費
二
千
、
三
千
元
，
他
說
那
些
共
熬
的
﹁
陳

皮
﹂
是
百
年
藏
品
，
一

也
值
幾
千
，
如
要
﹁
拗

數
﹂
就
如
﹁
打
死
狗
講
價
﹂，
有
理
難
說
清
了
。

當造黃油蟹
阿　杜

杜亦
有道

我
的
辦
公
室
四
周
裝
滿
了
書
架
，
除

了
收
藏
了
大
量
的
玄
學
典
籍
，
還
有
中

醫
、
小
說
、
攝
影
、
散
文
及
旅
遊
等
各

類
書
本
，
不
過
，
那
個
安
放
在
我
身

後
、
最
隱
秘
、
最
貼
身
的
書
架
上
，
安

放
的
卻
是
一
些
讓
不
少
愛
書
人
一
愕
的
另
類

珍
藏
：
大
量
的
漫
畫
。

天
命
的
生
肖
屬
龍
，
各
位
應
不
難
計
算
出

我
的
年
紀
。
有
些
人
問
我
這
個
早
過
不
惑
之

年
的
中
年
人
，
為
何
還
如
此
喜
愛
這
些
孩
童

或
少
年
的
讀
物
？
通
常
我
也
只
會
一
笑
置

之
，
其
實
多
年
前
我
從
某
漫
畫
讀
到
的
道

理
，
正
好
成
為
這
問
題
的
最
佳
答
案
。

話
說
，
頑
童
甲
及
乙
在
山
路
上
埋
下
粗
樹

根
，
然
後
躲
在
樹
頂
等
候
行
人
經
過
。
第
一

個
過
路
的
人
果
然
給
樹
根
絆
倒
，
狼
狽
非

常
。
不
過
更
好
笑
的
是
，
他
在
站
起
來
後
，

竟
然
又
再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絆
倒
，
好
不
容
易
才
繼
續
上

路
，
甲
與
乙
於
是
笑
個
不
停
。

第
二
個
經
過
的
人
，
果
然
又
踏
中
這
個
甲
與
乙
設
下

的
陷
阱
，
跌
得
滿
身
泥
土
，
不
過
在
站
起
來
後
，
已
懂

得
避
開
樹
根
，
轉
眼
就
已
繼
續
上
路
。
後
來
兩
名
頑
童

一
直
等
到
入
黑
，
始
終
再
沒
有
第
三
人
經
過
，
唯
有
掃

興
回
家
，
不
料
乙
竟
被
樹
根
絆
倒
，
旁
觀
的
甲
於
是

說
：
﹁
愚
蠢
的
人
不
懂
得
從
錯
誤
中
學
習
；
一
般
的
人

則
會
從
經
驗
汲
取
教
訓
；
那
聰
明
的
人
呢
？
他
卻
懂
得

借
別
人
的
經
歷
，
去
賺
取
教
訓
！
﹂

以
上
的
故
事
，
結
尾
的
道
理
來
自
漫
畫
，
劇
情
則
由

我
自
行
創
作
。
其
實
兜
了
這
麼
大
的
圈
子
，
無
非
是
想

說
：
漫
畫
也
好
，
書
籍
或
電
影
也
好
，
當
中
其
實
包
含

很
多
作
者
思
考
出
來
或
曾
親
身
經
歷
的
人
生
經
驗
，
只

要
你
懂
得
細
嚼
，
不
論
是
大
朋
友
還
是
小
朋
友
的
讀

物
，
全
部
均
是
能
教
人
活
得
更
好
的
黃
金
屋
！

學習人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有
人
說
，
要
想
害
一
個

人
，
就
叫
他
去
辦
雜
誌
，

因
為
賠
錢
的
居
多
。
但

是
，
在
蘭
州
，
卻
有
辦
一

本
雜
誌
而
被
蘭
州
政
府
用

雜
誌
名
字
來
命
名
一
條
街
道

的
，
那
就
是
讀
者
大
道
，
因
為

︽
讀
者
︾
的
銷
量
達
到
千
萬
，

影
響
無
比
巨
大
。
我
在
教
授
特

寫
新
聞
的
課
程
時
，
曾
經
引
用

過
︽
讀
者
︾
的
文
章
，
來
為
學

生
說
明
寫
得
好
的
特
寫
，
要
具

備
哪
些
特
色
。

我
第
一
次
到
蘭
州
，
以
為
沒

有
蘭
州
方
言
，
因
為
市
民
都
說

普
通
話
，
對
什
麼
人
都
視
之
為
蘭
州
人
，

除
非
你
說
的
是
粵
語
或
上
海
話
。
第
二
次

到
訪
，
才
知
道
原
來
蘭
州
有
蘭
州
話
，
只

不
過
比
較
少
講
而
已
。
最
好
玩
的
是
有
一

個
字
，
表
示
心
花
怒
放
，
是

，
這
個
字

大
一
點
的
詞
書
字
典
都
有
，
像
我
的
中
文

輸
入
法
大
易
就
可
以
打
出
，
它
的
蘭
州
讀

音
是
勞
。
想
想
看
，
一
個
男
子
身
旁
有
兩

個
女
子
陪
伴
，
誰
人
不
心
花
怒
放
？

如
果
是
兩
個
男
夾

一
個
女
子
，
那
就

是
港
人
說
的
嬲
，
生
氣
和
憤
怒
了
。
這
次

在
蘭
州
，
朋
友
就
奇
怪
我
聽
得
懂
蘭
州

話
，
因
為
在
機
場
檢
查
時
，
檢
查
員
對
我

說
的
是
三
個
朋
友
聽
不
明
白
的
字
，
但
我

居
然
聽
後
就
照

做
。
其
實
，
那
根
本
就

是
慣
性
動
作
，
檢
查
完
這
邊
嘛
，
自
然
是

轉
過
身
了
。

蘭
州
博
物
館
內
有
一
尊
鎮
館
之
寶
，
那

就
是
青
銅
器
﹁
飛
馬
踏
燕
﹂。
在
香
港
也
有

過
﹁
飛
馬
踏
燕
﹂，
只
是
那
是
匹
賽
馬
，
已

經
退
役
了
，
有
人
曾
經
為
這
匹
馬
贏
過

錢
，
因
為
牠
跑
過
二
次
第
一
，
五
次
第

二
，
總
獎
金
是
一
百
多
萬
。
但
比
起
蘭
州

這
匹
銅
鑄
的
﹁
飛
馬
踏
燕
﹂，
那
真
是
小
小

小
巫
見
大
巫
了
。

有
人
說
，
要
看
盛
唐
文
化
，
就
到
西

安
，
要
看
清
代
文
化
，
就
到
北
京
。
我
覺

得
要
看
唐
以
前
的
文
化
，
非
到
甘
肅
蘭
州

不
可
，
特
別
是
想
了
解
絲
路
，
必
須
從
蘭

州
開
始
。

蘭州點滴
興　國

隨想
國

︽
深
夜
食
堂
︾
的
另
一
成
功
之
處
，

我
覺
得
是
安
倍
夜
郎
把
擬
家
族
與
家
族

兩
端
的
關
係
作
互
動
描
寫
，
可
謂
勾
勒

出
時
代
脈
搏
的
變
化
。
食
堂
的
設
計
固

然
符
合
都
市
人
漂
泊
無
根
的
美
好
想

像
，
漫
畫
中
其
實
多
次
透
過
不
同
人
物
的
口

中
，
均
道
出
一
旦
寂
寞
的
時
候
，
總
想
到
食

堂
走
一
趟
，
從
而
去
避
免
自
己
的
隻
影
形

單
。
那
就
屬
理
所
當
然
不
過
的
投
影
，
也
符

合
傳
統
以
來
所
有
﹁
上
京
﹂
故
事
的
基
本
特

質
，
遠
赴
東
京
且
與
故
鄉
的
家
庭
斷
絕
來

往
，
或
多
或
少
與
追
求
自
主
人
生
有
一
定
關

係
，
於
是
只
好
在
特
定
空
間
中
，
透
過
與
陌

生
人
的
親
密
交
往
從
而
建
立
虛
擬
的
家
族
幻

覺
。
茶
泡
飯
三
姊
妹
、
橫
條
紋
阿
島
又
或
是

脫
衣
舞
場
常
客
忠
先
生
等
，
彷
彿
都
成
為
與

讀
者
並
時
可
觸
可
感
的
家
族
成
員
。

只
不
過
以
往
的
日
本
文
本
中
，
很
多
時
候

會
把
擬
家
族
關
係
與
家
族
關
係
作
對
立
呈

現
，
以
二
元
背
反
突
出
有
你
無
我
的
狀
況
，

可
是
︽
深
夜
食
堂
︾
卻
打
破
了
以
上
的
固
有

樊
籬
，
令
兩
者
出
現
互
補
有
無
的
新
面
貌
。

此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擬
家
族
和
家
族
在
食

堂
中
，
得
到
和
平
共
存
乃
至
刺
激
生
成
的
變
化
。
就
以

第
三
十
九
夜
︿
酒
蒸
蛤
蜊
﹀
為
例
，
一
雙
母
子
相
依
為

命
，
但
口
舌
上
又
互
不
相
讓
，
總
是
以
毒
舌
置
於
對
方

身
上
，
而
食
堂
中
的
老
闆
便
肩
負
起
守
護
天
使
的
角
色

︵
按
兒
子
的
要
求
把
稀
釋
了
的
酒
給
酗
酒
的
母
親
喝
︶，

而
過
去
曾
欺
凌
兒
子
的
舊
同
學
永
井
也
起
了
傳
話
及
通

聲
息
的
作
用
。
電
視
劇
版
中
更
強
化
了
他
的
位
置
，
甚

至
安
排
了
兩
場
兒
子
的
空
手
道
學
生
來
食
店
的
場
面
，

令
擬
家
族
及
家
族
之
間
的
界
線
更
趨
模
糊
及
淡
化
。

但
作
者
的
底
線
守
得
很
嚴
謹
，
那
就
是
說
無
論
有
血

緣
與
否
，
連
繫
的
關
鍵
仍
在
於
人
性
的
善
良
本
質
上
。

在
一
一
三
夜
的
︿
油
炸
豆
腐
﹀
中
，
表
面
上
是
以
日
本

大
地
震
為
背
景
，
其
中
首
先
勾
勒
出
食
堂
中
彼
此
為
地

震
同
悲
的
傷
感
，
而
接
下
來
卻
是
媽
媽
桑
為
不
良
少
年

在
超
市
伸
張
正
義
作
證
的
小
插
曲—

後
者
因
為
直
斥
某

一
家
人
在
獨
攬
架
上
所
有
杯
麵
，
被
人
誤
會
為
壞
人
。

安
倍
於
此
清
晰
展
示
他
的
細
膩
目
光
，
家
族
和
解
乃
至

重
構
不
諱
言
乃
屬
今
時
今
日
的
日
本
主
旋
律
，
但
他
並

沒
有
盲
目
為
之
歌
頌
乃
至
淪
為
廉
價
的
宣
傳
打
手
。

︿
油
炸
豆
腐
﹀
斬
釘
截
鐵
提
醒
我
們
，
無
論
處
於
任
何
環

境
，
人
性
本
善
才
是
立
足
的
基
石
，
那
較
甚
麼
血
緣
又

或
是
其
他
一
切
來
得
更
加
重
要
。

擬家族與家族互動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燦爛陽光下的青綠色房子耀眼奪目，來自台灣
的作家Y等一行人在璀璨色彩下拍攝他們的第二次
檳城遊紀念合照。曾經觀光檳城，卻對色調搶眼
的「僑生博物館」新鮮而陌生，「什麼叫『峇峇』
和『娘惹』？」缺憾的語氣轉為慶幸：「這回找
你是對的。」聽的人得意，傾己所知：「當年南
來的中國人到了檳榔嶼，與當地土著結婚，生下
的孩子，男的叫『峇峇』，女的稱『娘惹』。」

不同民族的通婚，日常生活將多元文化融和一
體，產生了另一種新的文化。一般人最易接受的
飲食文化上，娘惹把原有的中國菜餚加入南洋香
料，醞釀出別有特色的「娘惹菜」。聽過介紹，Y
決定嘗試。

怕吃辣的遠方來客等待上菜時，一再確認，並
非每道都是辣味吧？許多人誤以為娘惹菜全是辣
椒，其實更多以香料和酸甜為主。

餐前小菜共點三樣，一是ACAR（娘惹醃菜），
屬涼拌菜。切成條狀或塊狀的黃瓜、黃梨、包
菜、胡蘿蔔等，以小辣椒、醋、糖、鹽攪拌後，
生吃。若要隔夜吃，則把切好的菜，略風乾，加
入上述調味料及黃薑烹煮，一滾即熄火，上桌前
再灑花生碎和香炒芝麻，令人開胃的甜酸味再加
花生香及芝麻香，客人忘記客氣，吃個不停。

另外兩種是滷肉和春餅。滷肉（又叫五香肉卷）
是以半肥瘦的豬肉切成細塊、香菇細切、胡蘿蔔
細塊，加入適當的鹽、糖、酒、麻油、醬油、胡
椒粉和另外五種香料磨成的粉，就叫五香粉，加
蛋，玉米粉，攪勻，用豆腐皮捲成條狀，要吃前
微炸成金黃色，再切塊，蘸醬是紅辣椒磨碎，加
入鹽糖及桔子汁。春餅有稱春卷，台灣叫潤餅，
應是閩南人叫法。把沙葛（或包菜）切成絲、胡
蘿蔔切絲，加魷魚絲，小鮮蝦，再以適當的油、

鹽一起炒，最後加入白胡椒粉，切記勿加水才能
吃到原汁原味的內餡，炒好時是乾的。以春卷皮
包起來的當兒，加入炸好的細塊豆乾，切絲的蛋
餅、切碎的芫荽（或芹菜或蔥，視個人口味），也
有加入炒香的花生碎和芝麻，不吃油炸的人，捲
起來便切塊吃，也有人特別愛油炸春卷。吃春卷
蘸的醬是磨碎的紅辣椒，加入少許的糖和峇拉煎

（一種小蝦製成的醬，塊狀，要用時，用湯匙揉成
粉狀，和磨碎辣椒混合，味道強烈，愛的人特別
愛，不愛的人則嫌那濃郁蝦味很臭）。

娘惹菜的特別之處，在於不同的蘸醬。菜、
魚、豬肉、蝦等，配合不同的蘸醬，讓原來已經
可口的菜的味道，錦上更添花。

第一道主菜阿參蝦，先把新鮮大蝦浸泡在羅望
子汁（阿參ASAM是羅望子的馬來名）裡，下
油，大火，蝦煎熟後，把油撈起，再把浸泡的羅
望子汁倒入鍋裡，待煮乾，灑點鹽，上桌。羅望
子味道酸，亞參蝦有股誘人的酸甜鮮味。另一道
鹹菜鴨，是鴨子和豬腳、鹹菜、亞參片及薑和大
蔥加水煮成湯，為增加湯的鮮美和酸味，加入蕃
茄同煮，時間較長，讓鴨和豬腳及鹹菜的味道糅
和一起，這湯的娘惹風味是添入其他地方缺乏的
胡椒粒和豆蔻籽，這兩種香料皆可驅風，鹹菜鴨
湯多了香氣之外，喝再多也不怕腸胃漲風。

絕對不會放過上娘惹餐館必點的甲必丹雞，類
似乾咖喱雞，但只算小辣。先以辣椒乾、黃薑、
香茅、 頭，一舂碎便聞到細密紛雜的味道，再
加兩種特殊香料，藍薑（lengkuas）和葛拉絲

（buah keras）。藍薑是薑類，但非藍色，葛拉絲增
加咖喱的濃度，吃起來口感更強些。所有的調味
香料一起用油炒香待用。雞肉略炸，即加入炒香
的咖喱料烹煮，熟透再倒入椰漿和數片新鮮酸柑

葉，拌幾下即全部盛於盤中，灑上油炸黃金
色小蔥圈。香料、酸柑葉、椰漿再加油炸蔥
圈，不同的香味，混合起來，散發出來的就
是風情萬種的娘惹味。

娘惹喜歡用大辣以去掉魚腥。阿參辣魚
（ASAM PEDAS FISH）是最受歡迎的烹煮
法。酸辣魚湯裡一定要有辣椒、香茅、黃
薑、蕃茄、亞參片、酸柑葉，煮好上桌前，
灑上切好的大蔥、拉沙花、咖喱葉和小薄荷
葉。兩片酸柑放小盤一起出來，嫌不夠酸的
人，可以自己增加酸度，通常加進兩片不過
酸，卻增添清香的酸柑味。在酸辣魚湯浮游

青嫩羊角豆，和 酸味的亞參片蕃茄等烹
煮，可去掉羊角豆的黏液。

趁 台灣作家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時，再
叫一道甜品。鮮磨米漿混青色斑丹葉汁，外號香
葉的斑丹葉，既讓製成的米漿條變成翠綠色，還
有股特別香氣，吃的時候加紅豆，碎冰，淋上白
色椰漿和紅色椰糖。糯軟細膩的口味使得名為
CENDOL「青朵」的甜品，成為娘惹菜冠軍之皇
冠上的那顆惹目翡翠玉。

自成一派的精緻和別致，吃的人似乎經歷一番
尋幽探秘的過程，味道一層又一層不斷地疊湧。
檳城絕大多數主婦，都有兩三樣拿手的娘惹菜。
曾有人說，刻意加入本土香料的娘惹菜，盼南來
的中國丈夫習慣以後，有朝一日倘若再回中國，
會因想念那香料味道，很快又折返南洋。娘惹的
擔心似時光的碎影，隱隱約約在跳躍，卻不隨時
光的泯滅而泯滅，這說明她們願意花心思融合菜
色的原因。最新傳言是今天吃過檳城娘惹菜，旅
人遊客都很快又重來。

除了廚藝，Y一行人對娘惹裝一見鍾情。薄紗布
料，瘦腰身，V形下襬車繡花邊，實用紐扣兼具裝
飾作用，以真金或足銀打製花兒形狀，下半身束
緊臀部的窄長裙，隨身形製作，衣裙緊貼全身，
美好身材畢露，走起路裙腳花邊跟 搖擺，款款
有致。裙腳之下為手工細緻的珠子鞋。珠子鞋說

的是珠子鞋面，由人手一針一線，一顆一顆珠子
密密細縫而成。

Y發現「娘惹極講究生活品味。」那時代女性沒
地位，亦無需外出打工。「重要是嫁得好，不愁
吃穿，不必為生活費用煩惱。」一個娘惹後代的
朋友，提起祖母當年「不必工作，生活閒逸。」
無需趕朝九晚五的她很空閒，「出門前花許多心
思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為取悅丈夫而努力
烹飪和打扮。多元的娘惹飲食就在當年的廚房裡
反覆研究後創建出來，衣服和身上飾物，花時費
神用心，務求美好細緻。娘惹用品彩色繽紛，耀
眼美麗。鮮艷豐富的或非生活，卻是生活用品，
儘管可能無刻意保留，最終化成觀賞的歷史價
值。

娘惹餐館裡掛 艷美的娘惹服裝作壁飾。宴會
偶爾可見 娘惹服女子，平常日子，上班工作的
現代女性步伐匆忙，心情急促，對這走路需要小
步和慢步的窄衣束裙，敬而遠之。娘惹餐館女侍
者，穿 瘦腰車花邊青綠上衣和貼身的桃紅花邊
長裙，說話溫柔秀氣雅致。真正的娘惹在今日彌
足珍貴；只餘香味獨特的娘惹菜，路旁街邊處處
有，走在燦爛陽光下的街道，如果未曾品嚐精緻
講究的娘惹菜，等於沒來過檳城。

娘惹故事

■娘惹醃菜。 網上圖片


